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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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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乡村地区的集体（第一部分）




      

    

  
    
      

介绍




所有参与者和观察家都认为，农业集体的范围和性质比工业集体更为广泛和彻底。农村集体往往与国家政权所在地相隔，而且具有长期的农村共产主义和激进的造反传统，因此，农村集体能够在一个时期内蓬勃发展。




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只能看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不能经受现实生活考验的理论，比没用的理论还要糟糕。为此，本章由一些典型的农村集体的目击报告组成，这些报告的作者与进行土地革命的农民直接解除。这些经验使人们重新相信 "普通人 "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力，使社会革命得以进行和维持，并成功地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自发性、团结和互助丰富和拓宽了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是几年，而且是在不断受到攻击的威胁下）。我们也不能忘记，集体化导致了设施和方法的现代化，以及所有人的文化机会。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都是由工人自己实现的!




      

    

  
    
      

阿拉贡之旅




      

    

  
    
      

卡兰达




自由意志主义青年是卡兰达革命的推动力。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村子的生活方式，7月19日之后的革新，全部功劳都属于自由意志主义青年。




当我们走近村里的广场时，我们听到了革命主题曲的重音。"到街垒去！到街垒去! 一切为了联邦的胜利!" (CNT-FAI有时被称为 "我们的联邦"。)青年们播放着古老的无政府主义赞美诗 "人民之子"(Hijos del Pueblo)的录音，回忆着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




在村里的广场上，面对教堂，矗立着一座新的花岗岩喷泉。喷泉的底座上刻着大字："CNT-FAI-JJLL"。（JJLL是自由意志主义青年组织）。喷泉是村子的骄傲，是建筑工人按照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草图，自发竖立起来的。




在4500名居民中，有3500人属于CNT。生产和分配是根据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在1936年7月19日以前，卡兰达还没有这样的组织，但无政府主义者实行宽容，欢迎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团体。




自由意志主义的集体成员和 "个人主义者"（小农业主）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有两个咖啡馆：集体的咖啡馆免费供应咖啡，在另一个咖啡馆里，"个体户 "喝咖啡要付钱。集体经营着一家理发店，每周两次免费理发和（如果需要）免费刮胡子。




货币被取消了，代之以凭证。食品、肉类和其他一切供应品，在充足时按量分配，在短缺时公平配给。集体允许每人每周喝5升酒。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的。连邮票都是免费的。不收房租。住房、楼房维修、水、气、电......都是免费供应，不仅对集体成员，对 "个人主义者 "也是如此。村里的电力来自于瀑布。衣服也不缺。通过与巴塞罗那纺织厂的交易，用石油换取布匹、衣服等。服装每天轮流分配给40人。




市议会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3名来自CNT，3名来自自由意志主义青年。青年人非常活跃。他们建立公共浴池、图书馆，开展文化活动等。电影院是集体化的。除了一些小商店愿意保持独立外，其他都是集体化的。土地以十人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耕种一个区域。每个队都会选择自己的代表。工作队根据"亲密程度 "自由组成。银行被关闭，7万比塞塔的资产被市政府没收，用于购买物资。




集体的展示场所是新组织的费勒（Ferrer）（自由意志主义进步派）学校，它设在一个旧修道院里。该集体又从巴塞罗那请了10名教师。学校的用品、课桌、凳子和其他设备都是集体捐赠的。学校配备了一个孵化室和温室。学校以前只有比较少数的特权儿童上学，现在能容纳1233名学生。有天赋的孩子由集体出资送入卡斯佩的中学。卡兰达民兵自愿将自己的积蓄寄给他们的社区家庭，即集体，而不是寄回自己家。




      

    

  
    
      

莫尼沙（ Muniesa）




在7月19日之前，莫尼沙（Muniesa）的1,700名居民并没有强烈的集体化冲动。该地区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也没有发生过战斗。没有大地主（因此也没有没收）。只有穷苦的农民在他们的小财产中艰难地挣扎着谋生。




但7月19日以后，一种新的精神把莫尼沙从昏昏欲睡中摇醒。华金-瓦连特（Joaquin Valiente）带来了新的秩序。他曾在巴塞罗那生活了17年，并在那里了解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当他回到莫尼沙，是一个深信不疑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 "新 "意识形态的火热表现者。他提出的集体化的建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农民来讲，情况并不顺利，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改变，他们决定集体化。华金-瓦连特被选为市长。




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公社在村民大会上组织起来。 瓦连特主持了会议。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面包与自由》。其中一位成员大声朗读了书中的节选。"这就是新的福音! 这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如何为所有人建立福祉!"




面包,肉,油,酒,以及其他一些产品，是通过存放产品的社区中心免费向农民发放的。但许多商品必须到别处去购买。公社委员会为大家代购，按量购买。会议决定，这些补充供应品（除了决定应该免费的商品外）应该由消费者个人支付。为此，公社委员会印制了10万比塞塔的地方货币（其他地方不能流通）。为了从公社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补充商品，每个成年男女每天都被分配到1比塞塔，儿童则为50分。




我问道，"你不怕无限量的免费酒会导致过度饮酒吗？"




"决不会。这里没有人会喝醉。我们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一年，大家都很满意......"




在当地的10万比塞塔货币中，只有1.1万比塞塔用于流通。剩下的8.9万比塞塔由公社委员会储备。这种地方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信物，没有利息。每个人(如上所述)都分到同等数额的钱。没有人梦想着囤积，因为没有人能够积累资本。




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没有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教育用品。为了吸引教师，公社愿意做任何事情。巴塞罗那的教师工会答应派教师来。同时，至少有两个村民在教大孩子读书写字。




傍晚时分，当我和我的旅伴躺在我们的临时住处（我们第二天早上离开）时，我说道：






本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当我们看到这个村子里的农民，通过他们的合作劳动，凭借信心、献身精神和实际常识，在自由公社里，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时，这些学术讨论就显得非常抽象和不切实际：农民对理论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健康的常识，被他们自己的经验所证实，告诉他们，共同劳动比单独劳动能取得更多的成就。而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数百个村庄里... ...







      

    

  
    
      

阿尔巴拉德辛卡（Albalate de Cinca）




阿拉贡的阿尔巴拉特-德辛卡村离加泰罗尼亚边境不远。在这里，和莫尼沙一样，农民对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和小农们击溃了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并组织了他们的集体。事情安排得太仓促，也犯了错误，但在新制度实行一年后，条件大为改善。"现在情况好多了。"一个老农民说。"以前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的边缘，现在我们有很多吃的，还有其他东西免费提供......"




到了早上7点，村里的人都开始工作了。一位患有风湿病的妇女来到社区中心。她想得到去莱里达看专家的旅费。虽然村内取消了货币，但公社还是为必要的对外服务储备了现金。村书记问她："你有医生的证明吗？" "没有。" "那我不能给你交通费。大会规定，只有在医生授权的情况下，才能提供交通费。" 女子离开去找村里的医生授权。书记员解释说："以前，几乎没有人去城里（莱里达），但现在不用花钱，大家突然都找到了去的理由。" 也许书记员太严格了。无论如何，医生会做出决定。




何塞-玛丽亚-普约（Doctor José Maria Pueyo）医生，一个来自萨拉戈萨的中年男子，现在住在阿尔巴拉特-德辛卡。他已经为村民行医了12年，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健康需求。这位医生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但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人缘很好。在阿尔巴拉特德辛卡这里，和其他许多西班牙村庄一样，按惯例，每年向医生支付一笔规定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医疗服务......。在集体化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货币被废除了，我们问普约医生：




"你的工资是怎么算的？"




"集体照顾我。"




"当然，你除了吃喝拉撒、衣食无忧外，还有其他需要。你需要医疗仪器、书籍等许多东西。"




"这些都是集体负责的，就像在城市医院里，管理部门为医生提供一切用品和服务一样......"




普约医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新的医学书籍。他曾在巴塞罗那呆过几天，在那里，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由集体出资购买。由于村里没有药店，医生就自己配药，并为病人提供其他医疗必需品。




"医生，你对集体化怎么看？"




"在我看来，集体化在道德上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新的制度尚未完善... ... 主要的缺点来自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 ... 虽然城市保留了货币制度，但大多数农村集体取消了货币。很多村子自己发行货币。这是很不现实的。如果要废除货币，就应该在西班牙全国各地废除货币。如果要保留货币，就必须有一种固定的、统一的货币，在各地都可以流通。为不同地方发行地方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我再说一遍：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应该废除货币，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几天后，我们在去拜访巴巴斯特罗（Barbastro）工人集体联合会的路上，我们谈到了集体化经济，我提到了我们与普约医生的谈话:






普约医生对集体主义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但是仅限于西班牙需要一种统一货币这一点上。但是，建立统一的经济制度则相反，它破坏了自由，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极权主义......。经济上的多样性，例如集体企业和私人经营的企业并存，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它是自由社会的真正表现和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是，制度化，即由国家并为国家利益而强加统一的经济制度，则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奴役......







      

    

  
    
      

格劳斯（Graus）的集体化




格劳斯是位于韦斯卡省北部山区的一个地方，该地区与我所看到的阿拉贡南部的村庄相比，不太适合发展社会化农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北部地区，进展缓慢。新的思想几乎没有渗透到阿拉贡这些孤独的丘陵、山地和山谷中去......。该区由43个村庄组成，但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一个，塞卡斯蒂利亚（Secastiglia），是完全集体化的... ... 其他十个村子只有一半的社会化。




我研究得最好的地方是该区首府格劳斯村，我在1937年6月访问过它。虽然它的人口只有2600人，但格劳斯与其说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一个城市。它位于许多道路的交叉口，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商业中心， 有许多小企业为农村服务。由于缺乏良田，农业的重要性相对较低。截至1936年7月，40%的劳动人口从事商业。其余的人从事工业和农业。20%的土地需要灌溉。主要作物是谷物、酿酒用葡萄、橄榄和橄榄油、杏仁和蔬菜。约有四分之一的青年工人去加泰罗尼亚或法国工作，几乎同样多的年轻姑娘在城市或国外做家政。各个劳动层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例如，一个机械师的工资是一个农业工人的两倍多。




在同志们的指导下，反法西斯者大胆地进行了激进的社会改革。家庭工资立即被建立起来，保证了所有人的同工同酬和平等权利。一对已婚夫妇每天收到2比塞塔，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员，每天增加1比塞塔。一个月后，分成不同面值单位的息票成为普遍的交换媒介。很久以后，由于格劳斯作为贸易中心的相对商业重要性，有必要恢复使用西班牙的官方货币比塞塔作为所有对外交易的衡量标准。但集体继续发行自己的货币，只在当地交易中有效。




部分控制的企业很快就完全社会化了。公社合作市场取代了私人零售商店。一个纺织、手工业和服装中心取代了25家小商店中的23家。25、30家私营零售食品店合并为一个食品市场。3家鞋店中的2家被集体化。2家五金店合并为一家。4家面包店和面包库合并为2家，面包炉不是3个，而是1个，但足以满足所有需要。




与工业的集体化一样，类似的程序也适用于农业。在格劳斯，和阿拉贡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走向社会化的第一步是组织农业集体。革命委员会首先解决了最紧迫的问题：收割、种植、克服年轻工人的短缺（许多人都在阿拉贡前线作战），并且仍然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量。由于CNT和UGT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和主动性，购买了更好的犁和更强壮的马，并进行了其他改进。开垦了土地，播种了玉米。1936年10月16日，在击退法西斯的进攻3个月后，农业集体成立。同一天，运输业实现了集体化，其他新的集体化由CNT（自由意志主义）和UGT（社会主义）两个工会安排。11月24日，印刷厂实行社会化，2天后，鞋店和面包店也实行了社会化。12月1日，商业、医药、药店、马蹄匠和铁匠铺都被集体化，12月11日，橱柜匠和木匠被集体化。这样，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逐步纳入新的社会秩序之中......。




没有强制的集体化。集体成员完全是自愿的，各团体如果愿意，可以脱离集体。但是，即使可以脱离，由于集体好处是如此之大，很少有人会行使这项权利。发起集体化的革命委员会在集体成立后成为协调委员会。随着政府要求的市委会的重新建立，1937年1月，该委员会被解散。




市议会由4名CNT和4名UGT议员组成。由全体居民大会选出一名共和党工人担任市长。CNT和UGT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没有摩擦。因此，避免了偏袒，保证了和谐。市长的职位主要是礼仪性的。他没有实权，只能执行组成理事会的两个工会的指示。市议会代表中央政府；它为战争动员士兵，为所有居民提供身份证件等等。集体是完全独立的，市议会不干涉它的任何职能。几乎所有的集体都是如此。




包括交换和分配在内的所有生产，有90%为集体所控制。(其余10%由小农组成。)集体的协调职能由一个8名成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履行。该委员会分为8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高素质的部长领导，部长由两个工会的普通会员委派，任期不固定。CNT和UGT在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相等，每个工会有4名代表。所有代表均可由大会随时罢免。这些部门是：文化和公共卫生、统计和劳动。文化和公共卫生，统计和劳动，工业，交通和通信... ...




在工业组织中，每个工厂和车间选出一名代表，该代表与劳工秘书处保持长期联系，向其选民汇报并按其指示行事。




各行业、各企业的账目和统计资料都是由统计和总会计部门整理出来的，从而准确地反映了各组织的经营情况和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我看到的清单包括：饮用水、制瓶、木工、制床垫、轮机、摄影、丝厂、糖果、猪肉肉铺、酒厂、电、油、面包店、理发店和美容院、肥皂厂、房屋油漆、锡器、缝纫机、商店和修理、印刷、建筑用品、五金、瓦店、乳品店、自行车修理等。




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流通方面，一切都很协调。例如，小型的私营酒类和软饮料装瓶企业被集体化，迁到一栋最新的建筑物里。在那里，他们在最卫生的条件下装瓶葡萄酒、柠檬水、苏打水、啤酒和白酒，与集体化之前相比，成本更低，质量更好。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格劳斯发展起来的那种诗情画意的制度太不切实际，必然会崩溃。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牢固的组织上，与实际的需要、资源和潜力完美地平衡协调......。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小时、每天、每年的状况和每个行业分支的可能性都有精确的统计，从而保证了最高程度的协调。




集体实现了工业现代化，提高了产量，生产出了更好的产品，改善了公共服务。例如，集体安装了提取橄榄油和将残渣转化为肥皂的最新机器。它购买了两台大型电动洗衣机，一台用于医院，另一台用于集体化酒店......。通过更有效的耕作和使用更好的肥料，马铃薯的产量增加了50%（四分之三的作物卖给了加泰罗尼亚，以换取其他商品......），甜菜和牲畜饲料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以前未开垦的小块土地被用来种植400棵果树，......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创新。通过这种使用更好的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方法，以及实行自愿的集体劳动，集体的每公顷产量比个人劳动的土地高出50%。这些例子终于诱使更多的个人主义者加入了集体。




我还看到了许多其他革命性的变化。在改造后的紧身胸衣工厂里，姑娘们一边为民兵们缝制衬衫和内衣，一边唱着革命赞歌，纪念在马德里前线牺牲的杜鲁蒂......。这些女孩没有义务工作--她们的工资由家庭工资支付--但还是为共同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劳动......随着产量的增加，家庭工资也增加了15%。当我们考虑到住房是免费的，煤气和电费削减了50%，医疗和药品也是免费的，因为这些服务已经社会化了，这种增加就更有意义了。60岁以上的男性可以免去全额工资的工作，但他们拒绝原地踏步，坚持在最需要的地方捐献自己的劳动力。失业者可以领取全年的全额工资。正如格劳斯的一位组织者告诉我的那样："不管有没有工作，人们都必须吃饭......"




在1936年7月法西斯袭击之前，格劳斯的畜牧业被忽视了，而偏重于商业。但由于与阿拉贡其他地区的通讯中断，交通减少，集体转而集中饲养牲畜[85]。




在城市附近，建造了一流的养猪场，饲养了大约2000头猪。在阿拉贡以及西班牙其他地区，猪是家庭的基本主食之一。杀猪是一种有一定地位的习俗。在冬季，每家都会得到一头猪。对动物的喂养是按照严格的科学路线进行的。我问负责养猪和养牛的同志用什么方法，他们告诉我，经过各种实验，他们决定采用芝加哥的制度。




在城外的其他地区，其他饲养机构也建立了带研究实验室的养鸡场。主要中心占据了一个旧营地的位置。在这个机构中可以找到最多样化的家禽种类。到明年秋天，大约有10,000只动物将被饲养。




所有的系统都是全新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孵化器，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数以千计的小鸡、小鸭、小鹅在特别加热的房间里跳来跳去。阿拉贡各地的观察家们都来参观这个独特的实验室，学习新方法。




当一个集体户想结婚时，会给他一个星期的假期，并付全薪。集体的合作社提供一间设备齐全、家具齐全的房子。集体户可以享受集体的所有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都受到保护。他的权利得到尊重，他的义务自愿承担。所有影响到他和他同事的决定，都是在所有成员公开的集会上以民主方式作出的... ... 儿童受到特别的关注。最低工作年龄是14岁... ... 孕妇得到最温柔的产前护理... ...




每家每户都会分到一块地自用，有的养些鸡、兔子什么的。集体提供种子和肥料来种植蔬菜。不再需要雇用，也不再需要少女到加泰罗尼亚或法国去找佣人工作。集体取得了真正显著的进步，在几个月内将生活水平提高了50%到100%。更为显著的是，这是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最年轻、最活跃的工人（现在在武装部队）不在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奇迹不仅要归功于集体的热情，而且要归功于更好、更经济地利用生产劳动和资源......。请记住，40%的劳动力，以前从事无益于社会的活动，现在被引导到有益于所有人的项目上......。




而且互助和团结的精神并不局限于集体的每一个小部门，而是包括所有不同的经济部门，这样，一个部门不可避免的亏空就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盈余所平衡。例如：美发店和美容店的亏空由利润较高的卡车运输业或用于医药和工业目的的蒸馏酒企业来弥补。




还有其他互助的例子：收容224名被法西斯分子夺取的村庄的难民（只有20人能够工作，145人在战斗前线）。25个主要劳动力生病或终身残疾的家庭领取了正常的家庭工资。尽管有这些额外的开支，集体还是能够进行大量的公共改良（铺设道路、扩大和加深灌溉渠、提供水电等）......。




集体最受欢迎的措施之一是没收了一个地主的财产，他的土地上有一条美丽的小溪流过，而他把所有通向这条小溪的路都堵死了，甚至连自己家雇的工人也要拦住。在没收土地之后，为了让公众享受，决定修建一条美丽的风景公路，向水道缓缓倾斜（连被废黜的地主和他以前的雇员都帮了忙！）。当工程完工时，带着半干旱的西班牙（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特有的对水的热爱，人们在一个优雅的喷泉旁刻下金色的字，上面写着“自由之泉，1936年7月19日。”，喷泉清澈的水，是对革命的赞美。




与其他集体一样，格劳斯特别重视教育。美术学校下午有小学生参加，晚上有白天工作的年轻人参加。这主要是一个专心致志的人，一个文化的使徒的引人注目的创造。晚上的课程教授合唱（在西班牙一直很受欢迎）、设计、绘画、雕塑等。




我参观学校时，80名来自佛朗哥区的难民被安置在离村子几公里处的一个被集体征用的美丽庄园里。两名男教师和一名女教师在大树的遮挡下上课。在主宿舍里，孩子们睡在村民捐赠的朴素但干净舒适的床上。两名妇女在宽大的厨房里做着可口的饭菜，而富裕的前主人每年只在这里住几个星期。食物、家具、床单、人员工资，一切都免费提供。孩子们明显地对这个地方感到高兴，这里有临河的美丽树林，有公园，有游泳池，有农田，有建筑。无疑，他们从未了解过如此美丽的生活。如果情况有利的话，我们的UGT和CNT的同志会把这个巨大的庄园（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华丽、花哨、人情味十足）改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聚居地，让所有格劳斯的孩子们轮流在这里生活、学习，享受健康的空气和阳光......。










一位集体农产的妇女










一位集体农庄的农民驾驶着新拖拉机










用马拉收割机收割谷物




      

    

  
    
      

阿尔科拉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




阿尔科拉村建立了 "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制度是符合科学理论的。阿尔科拉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是农民的杰作，他们完全无视一切经济规律。他们给自己的社会所赋予的形式，在现实中更多地对应于早期基督教徒的思想，而不是我们工业时代的思想。农民希望拥有 "共同的一切"，他们认为实现人人平等的最好办法是废除货币。事实上，货币在他们中间已经不流通了。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从谁那里得到？当然是委员会。




然而，不可能通过一个单一的分配中心来照顾五千人的生活。在阿尔科拉仍有商店，在那里可以像以前一样得到所需的东西。但这些商店只是分配中心。它们是整个村子的财产，前店主并不因此而获利。理发师刮胡子只是为了换取一张配给券。配给券是由委员会分配的。满足所有居民需求的原则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因为配给券是根据每个人都有同样需求的想法来分配的。不存在个人歧视：只有家庭被承认为一个单位。只有未婚者才被视为个人。




每个家庭和独居的人都有一张卡。每天在工作地点打卡，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配给券按卡发放。这个制度的最大弱点就在于：由于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标准，他们不得不用金钱来衡量所做的工作。每个人，工人，店主，医生，每天都会收到价值5比塞塔的工作券。在配给券的一面写着面包二字：每张配给券可以换取一公斤。但配给券的另一面却明确地标明了价格。尽管如此，这些配给券不能被视为钞票。它们只能与消费，而且数量有限。即使券的数量再多，也不可能买到生产资料，从而成为资本家。只有消费品在销售。生产资料归社员所有。社员的代表是委员会，这里叫地区委员会。它手中掌握着阿尔科拉的所有资金，大约10万比塞塔。委员会用村里的产品交换它没有的产品，当它不能通过交换获得这些产品时，它就购买这些产品。但金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只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效仿阿尔科拉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委员会是家庭的主宰。它拥有一切，它指挥一切，它处理一切。每一个特殊的愿望都应该提交给它。最后，它是唯一的法官。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委员会的成员有可能成为官僚，甚至成为独裁者。农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委员会应该经常更换，使村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委员。




这一切组织之巧妙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在其中看到的只是农民建立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尝试，那就错了，对它进行过于严肃的批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忘记，到目前为止，村里的农业工人，甚至商店老板的生活都非常贫困。他们的需求几乎没有差别。在革命以前，一块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只有少数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才希望得到眼前必需品以外的东西。阿尔科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从事物的实际状况出发的。作为一个证据，我们必须看到，家庭卡将西班牙受压迫最严重的人，即妇女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




我问道。 "如果有人想去城里该怎么办？"




"很简单，"有人回答。"他到委员会去把他的配给券换成钱。"




"那一个人可以想换多少就换多少？"




"当然不行。"




这些好心人对我理解得这么慢颇感意外。




"可是，那什么时候可以有钱呢？"




"只要你需要，就可以。你只要告诉委员会就可以了。"




"那委员会研究原因？"




"当然。"




我有些惶恐不安。在我看来，这个组织在 "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 "政权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自由。我试图找到阿尔科拉委员会会接受的旅行理由。我没有找到多少，但我继续询问。




"如果有人在村外有了未婚妻，他能拿到钱去看她吗？"




农民向我保证：他会得到的。




"他想去就去？"




"谢天谢地，如果他想去的话，每天晚上还可以从阿尔科拉去看他的未婚妻。"




"但如果有人想去城里看电影。是否给他钱？"




"是的。"




"只要他想去，就给他钱？"




农民开始对我的理由产生怀疑。




"当然是节假日的时候。恶习是没有钱的。"




我和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年轻农民交谈，和他交了朋友后，我把他带到一边问他。




"如果我提议给你一些面包券 你会把它们换成钱吗？"




我的新朋友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是你也需要面包？"




"我不喜欢吃面包，我只喜欢吃甜食。我想把我赚的钱都换成糖果。"




农民很明白这个假设，但他并不需要思考很长时间。他开始大笑起来。"这很简单! 如果你想要糖果，你应该告诉委员会。我们这里有足够的糖果。委员会会给你一个许可，你去药店买。在我们村子里，每个人都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得到这个回答后，我只好放弃了。这些农民不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感情的角度。但他们曾经生活在其中吗？




      

    

  